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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口袋里的钱输个精光，会气得你直跺脚。

乐平盛产西瓜、金瓜、菜瓜，警察不准在大街上吆喝叫卖，一齐赶到大寺上。一些说大不小

的"萝卡头"一一少教养的孩子，三五成群，连偷带抢:有的朝马家巷跑，有的朝后街跑，有的朝

西街那条无名小巷跑，乡下人路不熟，一个也抓不到，气得流眼泪。

从前卖石灰，卖杠子炭(木炭的一种) ，卖柴，也集中在大寺上。除卖柴是买卖双方直接交

易，以车或担论价而外，卖石灰、卖杠炭都有"过秤"的中间人。有个万年籍的女人，也不知是谁

批准她有这个权利，称石灰前，她要随手拾两块石灰;称杠炭前，她要随手拿斤把杠炭。这个女

人会说得很，什么"你们放心，我一手托两家…···。""打酒包烟，各凭老天……。"买卖双方都没

带秤，只好让她"公断"了。一丸三一年左右，她竟靠此在马家巷口，修起了一幢四合院大瓦房。

儿子在抗日战争时期，已成为一些暴发户麻将桌上的常客了。

人来人往的大寺上，热闹非凡，却只有一间赃得要命的公共厕所，里面没有灯，晚上拉屎拉

尿的人，就在门口干。人家的死猫、死老鼠，也往里头丢，简直难以下脚。一些屎胀的乡下人还

不得不捏住鼻子进去，最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厕所外面，就是卖熟狗肉的摊子，一些爱好吃狗肉

的人还吃得津津有味。

靠二街附近，经常是耍把戏的地方。有玩蛇的，有卖武的，也有耍杂技的。不过都不能给

人们以美的享受，有的把小孩子折磨得目不忍睹;有的把小蛇从鼻孔穿进，从嘴巴中钻出来，令

人作呕、害怕。围观的人很多，讨钱的时候跑走的也不少，他们就骂你祖宗八代。

一些偷鸡贼也夹在其中，向人们兜售不要本钱的鸡。间或还听到皖北凤阳口音的妇女，拖

腔拖调在喊挑牙虫哟!"听得来毛骨悚然。

要是有外籍牧师到乐平来，他会随同乐平福音堂里那位基督教徒来布道。围着的人很多，

实际上小孩子占大多数，他们是来看"洋鬼子"的，指手划脚，嘟嘟瞌喳，反正洋鬼子听不懂乐平

话，无伤大雅。

夕阳将下，黄昏来临，大寺上喧嚣声渐渐沉寂，另一批"角色"又开始登台了。说评书的开

始了，小鼓冬冬声把商店里的大师傅引得三把两把锅盘碗盏洗刷好就坐到了书场。一本《济公

传》要说上一年半载。

那些据说是"卖嘴不卖身"的歌女，跟着一个手捧胡琴的演奏者，伴随着"杀鸡""杀鸭"的胡

琴声纷纷出动，来往招摇。

一些烂娼，油头粉脸，戴着熏人的莱莉花，在书场角落里象幽灵般出没。

最偏僻的墙下，出现了好几处微弱的烛光，间或爆竹两三声，那是"请夜菩萨的"。一个在

喊"细狗仇，来家呀!"，另一个在应"来哩呀!"叫魂的越喊越远·…..。

春节前后，公开设赌场:掷般子的，推牌丸的，押宝的，翻三块牌的，应有尽有。赌场上六亲

不认，赌输了就大打出手，头破血流，鼻青脸肿是家常便饭。

每年农历七月十五前几天，大寺上又是一番景色，成了鬼的世界。靠墙挂满十殿阎罗王圣

像，两旁站有六七米高的纸扎"地方"和差不多与人大小的"牛头""马面""通遇相公"。吓得小

孩子不敢到大寺上去。"孟兰胜会"要打酿，高台上一些道士在吹打弹唱，四周挨墙边烧纸钱、

纸马、撒豆米、洒酒饭，说是赈济孤魂野鬼，保佑四季平安，闹得左邻右舍寝食难安。

俱往矣，这些乌七八糟的脏东西，随着旧社会一道扫进了垃圾堆。

如今泊阳路不断延伸，它越向前走，越是前程似锦。


